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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旗煌在办公室查阅杰青项目申请书的历史资料。 受访者供图

中国科学院院士龚旗煌：

“杰青”项目成就“追光”梦想
姻本报记者甘晓实习生李贺

冬日的阳光照射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院
子里一排高大的立柱上，遵循光沿直线传播的
规律，在地面上留下清晰而规律的条纹光影。

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校
长龚旗煌常常穿梭在这明暗之间，思考关于
“光”的科学问题。多年来，他深耕“非线性光
学”领域，理解光、操控光，开拓了光学研究的
新疆界。
“当年，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

下简称杰青项目）的资助下，我才有了一笔宝
贵的经费，买了一台当时比较先进的激光器，
为开展非线性光学研究提供了有力工具。”近
日，回顾追光筑梦的科研人生，龚旗煌告诉《中
国科学报》。

骑车冒雨赶赴答辩

1995年 1月，正在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从事
博士后研究的青年学者龚旗煌迎来一位访
客———时任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处处长羌笛。一
见面，羌笛就向龚旗煌表达了学校对他回国发
展的期待。

那时，龚旗煌已经收到一家日本科研机构
的“橄榄枝”。“我回国的想法是坚定的，我是中
国人，回国做科研是很自然的事。”他说。

龚旗煌从羌笛那里得知一条重要信息：
“总理基金”就要开始申报。1994年，在学者们
的建议下，支持科学家自主选题、自由探索的
“总理基金”设立，后来定名为“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
“羌老师还透露，这个项目的支持力度很

大，3年总共达到 60万元。”龚旗煌意识到，这
是一个好机会！

在当时许多科研项目支持力度只有几万
元的情况下，60万元对白手起家的青年学者而
言，是一笔不少的经费。

距离提交申请书的截止日期不到 2 个月
时间，龚旗煌投入到申请书的准备中。他在申
请书中详细阐述了对未来 3 至 5 年科研工作
的设想，着重呈现了工作的创新性、重要性。

“这些内容是我现在做评
审专家的时候最重视的。”
他表示。

1995年 3月，龚旗煌
如期提交申请书。一个月
后，他踏上回国的航班。

回国后不久，他就收
到了杰青项目答辩通知。
答辩会在 1995 年 7 月的
一天举行。当天，龚旗煌冒
着暴雨，身穿雨披，骑着自
行车赶到答辩地点。
“真是不好意思，下雨

天还把你叫过来。”看到
一身水渍的龚旗煌，组织
这次答辩的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陈佳洱关
心地说。
“我当时心里想，下再大的雨，我也要来！”

龚旗煌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前辈的关心让龚旗煌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下

来。接下来的答辩理性而严肃，专家们犀利地提
出不少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包括要用什么
样的科研仪器去实现这些科学目标。
回过头来看，这些意见给当年仅 31岁的

龚旗煌很大的启发，也为他后续的研究工作提
供了帮助。

随后，好消息传来，龚旗煌如愿获批杰青
项目，拿到了回国开展科研的“第一桶金”。“我
很高兴，可以做点有意义的工作了。”他向《中
国科学报》表示。

打破惯例购买仪器

龚旗煌专注非线性光学。人们对光的直接感
知，往往停留在它的“线性”特征上，例如，光在同
一种均匀介质中沿直线传播，光入射到介质表面
发生反射、折射现象等，光和光、光和物质之间不
会发生相互作用。
而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光的复杂“面孔”

逐渐被科学家揭示。当光的强度达到一定程度
时，光和光、光和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产生
了，呈现出一些被称为“非线性”的特征，超越
了人们的经验感知。研究光在强光场下行为的
非线性光学是现代光学的重要分支，其发展高
度依赖科研仪器的先进程度。

遗憾的是，20世纪 90年代，由于国内相关
科研仪器设备缺乏，科学家只能用简单的激光
器开展一些基础工作。这成为国内非线性光学
研究追赶国际前沿的最大短板。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龚旗煌拿到经
费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购买仪器设备。他
打破惯例，直接向学校提出用项目获批的 60
万元经费购买一台飞秒激光器。当时学校相
关负责人当即拍板，同意了这个前所未有的
想法。

对这位青年学者而言，杰青项目意义重
大。“首先是一种激励，能够获得这么多专家
的认可，增强了我的自信心。”龚旗煌表示。
更重要的是，他用这笔“雪中送炭”的项目经
费换来先进仪器设备，为“追光”之旅创造了
条件。

龚旗煌坦言：“感谢杰青项目的支持！在我
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杰青项目让我的科研工
作有了良好的开端。”

进入世界第一梯队

迈出第一步之后，往后数年间，龚旗煌带
领科研团队深入研究非线性光学基本规律，让
更前沿的研究工作得以开展，引领了我国这一
学科领域不断向前发展。
“21世纪是光的世纪。”龚旗煌强调。近年

来，在他的带领下，科研团队打造出可以产生很
短脉冲的激光器，获得飞秒级超快光过程的信
息，实现对光的操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技术
已经广泛应用于物理、化学、生物等领域。

基础科学取得一系列原创性突破，离不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这些年，除了
杰青项目，龚旗煌陆续获得创新研究群体项
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的支持。当然，
获得这些支持，并不是因为申请人拿到过杰青
项目，而是拼的科研真实力。

2016年，龚旗煌作为项目负责人获批国家
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飞秒 -纳米时空分辨
光学实验系统”，并于 2022年顺利结题。

通俗地说，这台“利器”能够在极小的空间尺
度下看清物体极快的变化过程。人眼能分辨出
100微米大小的物体，借助光学显微镜能看到
200纳米大小的物体，而电子显微镜则能让人看
清 0.1纳米大小的物体。有了这套新系统，就像拥
有一台 10飞秒分辨率———比高速相机快 1000
万倍的特殊超高速相机，同时具备电子显微镜的
空间分辨能力，可以看清楚小于 10纳米的结构。

令龚旗煌感到欣慰的是，这一系统的成功
研制推动我国在该领域进入世界第一梯队，必
将拓宽人们认知的边界。

助力年轻学者尽快成长

近年来，龚旗煌带领的科研团队成员在良
好的团结氛围下，相互讨论与启发，其中已经
先后有 10多位学者获得杰青项目支持。

2023年刚刚获得杰青项目的“80后”王剑
威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研究
员，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了集成量子光学和光量

子芯片物理、技术与应用，致力于推进我国在
光量子信息领域的发展。

王剑威告诉《中国科学报》：“杰青项目不
是‘帽子’，它不仅是对个人的肯定，也是对研
究方向的筛选、认可。”

针对部分地方和单位将杰青项目视为人
才“帽子”的现象，龚旗煌认为，这不是杰青项
目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学术评价体系还不完
善。“毫无疑问，杰青项目多年来为优秀人才选
拔和培养带来的成效很好，一批优秀人才从杰
青项目中走出来。正因为他们优秀，所以获得
了杰青项目。”

然而，评价人才时却出现了一些本不应该出
现的本末倒置的情况———随着资源向拿到杰青
项目的人才倾斜，杰青项目被视为“帽子”。
“我们看到，的确存在少数没有获得杰青

项目的‘遗珠’，他们也要通过有效的评价手段
‘被发现’。”龚旗煌指出。作为校长，他高度重
视青年教师成长发展，下大力气优化评价体
系、激发人才活力。近年来，北京大学结合学校
实际，构建并不断完善覆盖顶尖人才、领军人
才和优秀青年人才的博雅人才体系。其中，“博
雅特聘教授”的聘任为一些没有拿到杰青项目
但经过评估具有卓越成就的学者开辟单独赛
道，给予同等待遇，力图为优秀人才营造更加
纯粹的学术氛围。

2023年，自然科学基金委推出新政，为了更
加突出杰青项目的“项目”属性，重大改革正在路
上。从 2024年起将开展杰青项目结题分级评价
及延续资助工作，择优遴选、滚动支持杰青项目
中的优秀项目，最高资助强度达到 15年近 3000
万元，集中优势资源培养打造高水平领军人才。

科技界普遍期待这一措施落地。“通过杰青
项目选拔优秀年轻学者，在他们最需要支持的时
候推一把，帮助他们尽快成长为优秀科学家，培
养人才这个初心不能忘。”龚旗煌强调。

面对当下社会几乎无处不在的“内卷”，龚
旗煌这样寄语青年学者：“希望年轻人专心治
学，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学本身，相信一定会有
所收获！”

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

“杰青”四年为中国量子技术筑牢根基
姻本报记者倪思洁实习生阚宇轩

在中国，提到“量子通信”，必然会提到一
个名字———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教授潘建伟。

早在 21世纪初，潘建伟就已经在心里设
计出一张中国量子技术发展的“规划图”：从初
步实现局域的量子通信网络，到实现天地一体
的全球范围量子通信网络，大幅提升信息传输
的安全性；通过量子计算研究，实现大数据时
代信息的有效挖掘；通过量子精密测量研究，
实现更精确的定位导航、医学检测和引力波探
测等……

他要做的，就是一步步攻克这张“规划图”
上的各个技术难点，把中国量子技术的“大厦”
盖起来。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
简称杰青项目），支持他筑牢了大厦的基座。

“很大的自由度”

2008年，潘建伟结束了在德国的合作研
究，回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当时，他已经
得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
科学基金委）设立了杰青项目。

杰青项目于 1994 年由国务院批准设立，
经过几年发展日渐成熟，成为我国高端人才资助
计划的引领者。潘建伟知道，对于国内青年学者
来说，杰青项目带来的远不止是一种光环。
“国内科研项目大都要求课题有非常明确的

科学目标，申请人必须证明自己能够很好地完成
项目设定目标才能获得支持，但杰青项目不同，
它是选人的，是在基础研究领域选拔取得过较好
科研成绩的青年学者，给他们很大的自由度，让
他们可以自主选择研究方向。”潘建伟说。

2009年，在学校的支持下，潘建伟向自然
科学基金委提交了杰青项目申请。

当时，潘建伟团队已经在安徽合肥建立了
世界上第一个光量子电话网，实现了“一次一
密”加密方式的实时网络通话。潘建伟团队也
已经获得了多方面的项目支持。

答辩时，一位评审人问他：“你已经有那么
多项目，为什么还来申请杰青项目？”

潘建伟回答：“我的项目都是目标特别确定

的科研项目。但是，我想做
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风险较
高、不确定性大的课题，目
前还没有相应的经费能支
持我做这样的工作。”

潘建伟的项目申请书
中，确实有很多内容具有
较大的不确定性。

早在 2001 年，潘建伟
就已经在国内开展过一
些量子信息科学方向的
研究工作。2003 年，他发
现，量子信息处理特别是
光量子信息处理过程中，
有一个对远距离量子通
信比较重要的问题始终
没有得到解决———光量
子的信息存储。
“如果不能存储，一边的光子飞出来时，另一

边的光子没有飞出来，它们就碰不到一起，便难
以实现多光子纠缠。而最好的方式是先将光子全
都存下来，然后让它们同时飞出来，这样就能够
进行多光子干涉纠缠了。”潘建伟解释说。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为了学习和发展
量子存储技术，2003年，潘建伟赴德开展合作
研究。直到 2008年他带着团队集体回国时，国
内外依然没有解决冷原子量子存储技术最核
心的问题———把纠缠光源里发射出的光子储
存到冷原子存储器中。

因此，潘建伟在其杰青项目申请书中，着
重写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要破解这项难题。
至于是否能在短期内做成，他并没有十足的
把握。

此外，在这份申请书中，他还写了另外两
个同样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研究课题：一是克
服大气对光子造成的损耗；二是利用量子中继
实现远距离量子通信。

“不会过于在乎短期结果”

当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一位

研究者敢保证潘建伟申请书上的目标一定能
实现。

但潘建伟凭借以往的技术积累和对未来
科研方向的思考，依然打动了评委。
“我们当时思考的是利用光纤做一个城域

网，利用量子中继把两个城市之间的网络结合
在一起，利用量子卫星实现远距离量子通信。
将这三个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做一个全球化的
量子通信网络。”潘建伟说。

这是一张颇具雄心的“规划图”。2009年，
潘建伟如愿获得杰青项目支持，项目执行期为
2010年至 2013年，共 4年。

杰青项目的 4年，对于潘建伟来说是自由
而专注的 4年。“管理者并不会过于在乎短期
结果。”潘建伟说。

4年里，项目成果没有达到潘建伟最希望
达到的“成功”：他们完成了自由空间量子通信
的地面实验，但只是证明了用量子卫星开展远
距离量子通信的可行性；冷原子量子储存的性
能有了大幅提升，但还不足以支持远距离量子
通信。

在项目结束的数年后，以杰青项目成果为
基础的系列前沿成果终于以一鸣惊人的方式
轰动全球。

2016年，潘建伟团队牵头研制并成功发射
了国际上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

2020年，通过发展高亮度光与原子纠缠
源、低噪高效单光子频率转换技术和远程单光
子精密干涉技术，潘建伟团队成功将相距 50
公里光纤的两个量子存储器纠缠起来，为构建
基于量子中继的量子网络奠定了基础。

同年，潘建伟团队构建了 76个光子的量
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处理高斯玻色取样问题
的速度比当时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 100 万亿
倍，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实现“量子计算优
越性”的国家。

此后，潘建伟又带领团队建成了国际上首
条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京沪干线”；构建了首
个空地一体的广域量子保密通信网络雏形，使
我国量子通信的实验研究和应用研究处于国
际领先水平……
“杰青项目对量子计算、量子中继、量子卫

星的突破都起到了非常好的支持作用。”潘建
伟说。

选一条适合自己的赛道

作为团队负责人，潘建伟会鼓励身边的青
年科研人员申请杰青项目等科研项目。他认为，
杰青项目与其他人才计划有很大不同，除了荣誉
感，更有对科研人员自由探索的支持。

不过，近年来，由于一些人才计划和项目在
执行过程中被赋予过多与其政策目的和定位不
相干的利益，各类弊端不断显现，迫使科研人员
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各种人才类计划或人才
类科研项目的申请中，造成了科研圈的“内卷”。

在潘建伟看来，这与科研人员所在高校、
科研机构的评价体系有关。他建议，高校和科
研机构的评价方式应当更灵活，让科研人员
的研究水平得到更专业的评估，让没申请到
或不愿意申请人才类计划或人才类科研项目
的科研人员能得到与他们科研水平相匹配的
待遇。

潘建伟认为，“十几年之前，人才类计划或人
才类科研项目对于评价人才及其所在机构或学

校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标准。随着国家科
技水平的发展，评价指标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当前，国家已经做了很多改革，例如，几种人才类
计划或人才类科研项目只能承担一个。这样的改
革效果是很好的。”

此外，对于青年人抱怨科研圈“内卷”问
题，潘建伟认为，“内卷”缘于所有人都在同一
条赛道上竞争。

第一种“内卷”出现在人才培养环节。“大
家都去读博士，很多非常重要的岗位反倒没有
人做。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万般皆下
品，唯有读书高’。”潘建伟说。

第二种“内卷”出现在职业晋升环节。“我
在美国海德堡大学工作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
现象，大学的教授数量并不多，多的是技术人
员。技术人员的收入不比教授和科研人员低，
他们做的那些精密机械加工等工作，教授是做
不了的。技术人员服务完我们的科研项目后，
学校也允许他们为社会提供服务，所以他们能
够挣到一些额外收入。但是，在国内，大家都想
评教授，就连技术人员也想评教授。这条路线
就不对了。”潘建伟说。

尽管“内卷”有其不合理性，但潘建伟认
为，“卷”是一种“必然”。“既然你将科研作为职
业生涯，那么竞争是必然的。”潘建伟说。

潘建伟为科研圈里的青年人提出了两条
建议。

一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做一件事
情，要有自己的兴趣。有兴趣就会有耐心，就能
够长期坚持下去”。

二是选择一个新兴领域和在该领域活跃
的导师，“进入一个新兴领域，是避免‘卷’的一
个比较好的方式，因为该领域长满了科学的果
子，研究者又不太多，跳一跳就能够得到。选导
师时不要只看老师或学校的名气，而是要选择
在学术圈里更活跃的老师，因为新兴学科一定
处在活跃期”。

对于杰青项目的未来发展，潘建伟则一直
有一个“不卷”的期盼：“我期盼着有一天杰青
项目可以给做得好的项目获得者延长支持期
限，让他们的创新工作可以持续进行下去。”

编者按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杰青项目）旨在支
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学者，面向世界科学

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加强科学问题凝练，自主选择研究方向
开展创新研究。

20世纪 90年代，为解决当时我国科研队伍中存在的人才老

化、后继乏人等问题，在众多科学家呼吁下，1994年，时任国务院

总理李鹏批准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年 10月，杰青项
目的申请和资助工作随即展开。

截至 2023年，杰青项目累计资助 5726项，财政投入达

145.05亿元。该项目的实施，极大促进了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

成长，为我国培养和造就了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

带头人。202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杰青项目中推出

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开展结题分级评价及延续资助、增加“临
床科学”选项、将女性科研人员申请杰青项目年龄限制放宽到

48岁、进一步面向港澳地区依托单位开放杰青项目申请等，引
发科技界广泛关注。

今年适逢杰青项目设立 30周年，《中国科学报》将围绕获得

过杰青项目资助的科学家开展系列专访。

潘建伟（中）在实验室讨论实验进展。 受访者供图


